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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01年1月巧日，我坐在北京电视台 “大宝真情互

动”节目的现场演播台上，心里翻腾着，久久难以平静，
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是苦还是甜？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

    强烈的灯光把直播现场照得通明雪亮，我看见北京市

民政局、北京福利彩票中心的领导干部和许多特约观众一VV+9./ W、.1 u q.’‘目‘，“IV NV”’“M;f Yx'q-‘p尸‘，尸”少'M }J /7U爪－ o巍
起坐在台下，他们都以热情的目光望着我，我受到很大鼓

舞，心情平静了许多。在台下坐着的，还有我那相依为命

的老伴冯英杰，望着他那饱经风箱的脸和那充满信赖的目

光，我心里更塌实多了。我拉着坐在身边神情有些拘谨的

胖儿子冯聪的手，用力握了握，冯聪也似乎明白了我的心

情，转过脸来向我点了点头。

   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文燕，用她那甜润感人的嗓音向

在场嘉宾介绍了我们一家，然后让我讲一讲我是如何含辛

茄苦十八年，将一个被医院诊断为 “脑瘫”的患儿，变得

不但不傻不瘫，还从小学一直读到了高中。

    我感到几部摄像机的镜头一下子对准了我，台下嘉宾

的眼晴齐剧刷地望着我，灯光似乎骤然增加了亮度。有那

么一段时间，台上台下静悄悄的，静得都能听到心跳的哑

嗯声。

    我知道，我面对的不仅是台下的嘉宾，还有全北京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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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么多关心过我，帮助过我的人们，还有全国的电视观众。

        千言万语、万语千言从何说起呢？十八年来的酸甜苦辣一
      齐涌上心头⋯⋯

            主持人文燕那美丽善良而又明亮的眼睛望着我，微笑

        着，给我以莫大的鼓励。我很快消除了紧张的情绪，深深
        地吸了一口气，将我们一家三口风风雨雨十八年走过的日

        子，一句一句讲了出来。我讲到了自己十月怀胎的祈盼与

        懂憬，也讲到了一朝分娩酿成的大祸；讲到了医院诊断孩

        子是 “脑瘫”，长大非傻即痴，使我们一家陷入了无尽的痛

        苦深渊；也讲到了自己不甘心命运的安排，如何从孩子细

        微的神情变化中发现希望，如何从音乐入手一天天地开发

        孩子大脑智力的艰辛；我还讲到了一个做妈妈的不可替代

  。 的职责与劳苦，更讲到了自己因不堪重负竟几次想撒手西
蔽蘸 几‘一二’竺二宁叮’兮1几一二＿丫丫二！了于分了丫岁’／、伴‘兮二悦
一— 去的无限悲凉。当讲到我在长城上满腔悲愤问天问地痛不

        欲生的情景时，往日的辛酸使我泪流满面，在场的嘉宾也

        啼嘘不已⋯⋯

            善解人意的主持人文燕擦了一下眼泪，又把冯聪介绍

        给嘉宾。一米七几的冯聪站起来，为大家演示了快速口算，

        又回答了英语问话，最后还用小提琴娴熟地演奏了一曲舒

        伯特的《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，在场听众无不流早出欣

        喜、赞赏的神情。演奏结束，全场爆发出由衷而热烈的掌

        声。这掌声是给冯聪的，也是对我们一家三口十八年来拼

        搏奋斗的最高奖励。

            经过当场评议，我们荣幸地获得了第一期福彩墓金会

        的捐助金。这是社会对我们的厚爱与支持，使我们全家再

        次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温暖。

            这个节目播出后，我家的电话一下子就多了起来，有

        亲友的赞扬，也有工厂师傅们的鼓励，更有许许多多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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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识的观众的慰问，特别是有残疾孩子家庭的妈妈们的咨 X

询电话，更是多得数不清。一时间我们家成了不少人关注 14
的热点。 七，、。、，。。 9

    许多人在电话里表示要学习我们敢于向命运挑战、重 0

塑生命、重塑生活的精神；还有人称赞我是 “伟大的母

亲”、“最坚强的女性”、“最富有栖牲精神的妈妈”等等。

特别是常常有一些外地母亲带着她们的病孩子千里迢迢到

北京来走访我，让我给她们的孩子看看、拍拍、揉揉。仿

佛一经我手触摸，孩子就会好起来，就可以上小学、读书

写字，— 她们把我看成是 “大仙”了。

    其实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，一个退岗女工，

一个脑瘫病孩的妈妈。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，为了让孩子

像健康儿童那样生活，我只是付出了每一个母亲都会为孩 ．
竺兮勺一｛犷甲‘．＿二丁’一’＿二、‘’二二：”厂‘’一’＿＿、‘＿’．：”‘一‘少 ．／’“片 藻痴系麒
子付出的全部母爱。现在，“脑瘫儿”冯聪已然上了大学， —

如果说这种付出多少改变了孩子的厄运，因而被称之为

“伟大”，那也是母爱的伟大。这 “伟大”，同样应该赠给那
些至今仍在忍受病残孩子的困扰而没能或暂时没能治愈子

女疾病的母亲们。我知道，面对着病残、智弱的孩子，这

些母亲仍然在默默地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呵护、养育
着这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；我还知道，这些妈妈们往往

没有了正常家庭主妇的幸福与欢乐，失掉了本属于自己的

一切美好生活，甚至因此而家庭破裂；然而我更加知道，

这些妈妈们也许把一切都抛弃了，却惟独不肯抛弃自己肢

残智弱的孩子。她们用自己全部的心血与生命抚养着孩子，

艰难地生存、生活着。这些母亲不更加是伟大的母亲、向

世人展示着更加博大的母爱吗？在我们的世界上，不正是

无数个这样伟大的母亲以自己博大的母爱，养育着子女、

支撑若家庭、凝聚着社会吗？



        x力R;ff妈A

            世上不但有千千万万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也有成千上万

        不幸的家庭。而社会的繁荣、稳定、祥和、安宁，同样有

        这些不幸家庭的奉献。善良的人们啊，在我们享受着家庭

        安康、美满幸福的时候，不应忘记我们身边那些不幸的兄

        弟姐妹们；在我们呼吸新鲜空气、沐浴着和煦阳光享受人

        生欢乐的时候，不要歧视、冷漠在同一蓝天下生活的弱势

        群体。不是有那么一首歌 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

        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”吗？我们只有互帮互助，共同营造美

        好和谐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、民族才会更加兴旺发达。

            作为一个病残孩子的妈妈，我非常理解那些找我寻求

        帮助的母亲们的心情，理解她们内心深处的酸楚与排解不

        开的忧愁。她们很想知道我是如何把冯聪培养成为一名大

        学生的；她们想知道我有什么本事，把现代医学上都无药
摹蘸黝 1育了’华井：一几二～’一“．二泣二”乙二．丫宁．犷犷“一甲宁望
— 可治的一个脑受损、口眼喝斜、手脚残疾的患儿，变成了

        头脑清楚、手脚灵活，完全可以自立的人的。

            我只想说，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，也没有什么本事，

        更没有任何 “特异功能”。当灾难不幸降临到我身上时，我

        同样是惊呆了，痛不欲生。但从小身处逆境的我，养成了

        一种不服输的性格。面对生活中的苦难，我认为与其唉声

        叹气、怨天尤人地熬着，不如鼓起勇气想方设法去克服，

        去拼搏。人生在世，总要有所追求，而不必听天由命。要

        通过自己的奋斗，去改普、改变自己的命运！

            我还要说的是，饭得一口一口地吃，日子得一天一天

        地过，孩子的养育也是一点一滴地做的。现在冯聪跨入了
        大学的门槛，这也是当初我和儿子从一加一等于二，A、

        B, C, D，哆、味、咪、发、嗦学起的。从要儿时就抓紧

        恢复训练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从不间断。这就是我们

        这些有残疾患儿的妈妈们得过的日子，这就是我的体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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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中只要有目标就有希望，过日子过的就是希望。 x

    为了答谢各界关心爱护我们的好心的人们，也为了回 ,t.

答那么多向我咨询如何抚养残疾患儿的妈妈，我把我们一 "G'p‘”“7’一哮，，尸‘’哮户r‘“-1 ，／、,v, . ”，～厂甲’州心- I-”“ 9

家三口十八年的艰难历程写了出来，特别是其中我主要写 Af
的是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这十几年，因为这十几年特别

重要，只要这十几年做好了，后面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

    我没有任何写作经验，也不懂什么写作技巧，我只想

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告诉大家。我如实地记录了我们一家三

口的痛苦与磨难、奋斗与杭争，这里有辛酸，有屈辱，更
有希望与欣慰。读者可从中看到，作为妈妈，我并不总是

刚强、乐观、充满自信，也有许多软弱、悲观的时候。这

就是真实的我— 一个普通的母亲。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到

些有用的东西，我会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  让所有病残孩子得到应有的治疗、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巍巍
长大能像正常人一样地工作、生活；让所有的妈妈们都舒

展眉头笑起来，这是我的最大心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卢尔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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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我盼望生个帕瓦罗蒂式的孩子， a
    却久久没听到婴儿问世那嗦亮的哭声

    1982年3月3日下午3点多钟，我被一脸惊恐的丈夫
冯英杰急慌慌地送到了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急诊室。我是高

龄初产妇，又提前破了羊水，这让一贯慢腾腾的丈夫惴惴 豁滋麟
不安、手足无措。

    急诊室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和老冯坐在医院寂静的走廊

长椅上，好久也没人管我，我的心也不禁紧得缩成一团。

此时我想起来，老人们常说 “女人生孩子和阎王爷就隔一

层窗户纸”这句话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打哆嗦。羊水还是不

断外流，为了保命，我闯进了急诊接待室，自作主张地躺

在检查床上，等待医生、护士们来救我。
    大约6点多钟，来了一位助产士，据她讲，是从厂桥

医院到这里来实习的。她挺利索地为我检查一番，就吩咐

冯英杰办住院手续。此时我的丈夫像一个顺从的仆人，大

夫怎么吩咐他怎么答应，一改往日的懒散，拿着大夫开的

住院单，急匆匆地去住院部办手续，工夫不大他就办妥了。

和他生活两年多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家老公办事没拖泥
带水，干脆利落地办完手续。把各种单据交给了这位助产

士，随后我被推到病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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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因为助产士推车护送，我紧张的情绪不知何时跑光了。

        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平车上，好奇地观察我所经过的路线，

        墙上招贴画的小宝宝在向我招手笑呢！我心里不禁一阵欢

        喜，将来我的宝宝会比他还漂亮呢。我家老公在五六十年

        代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，通过广播电台，他朗诵的 《欧

        阳海之歌》这部小说响彻中国的上空，教育了一代人 “一

        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。虽然他比我大13岁，但我不在乎，

        我看中他的人品和嗓音。虽然我不是演员，我的嗓音也比

        一般人好。在那种极 “左”年代里，不允许我在声乐方面

        有所发展，可是我要让我的后代继承我们的特长，我要我

        的后代成为帕瓦罗蒂式的人物。想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。

            来到预产室，我翻身下车，向护送我的助产士谢了又

  ． 谢，然后就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，等待我那帕瓦罗蒂式
aU 乙丫二二长“．止‘、士兰万了竺万艺布’，＿＿了＿二几二：7华几”’了
— 的后代降临人间。为了让我的后代有出类拔萃的本事，我

        曾认真学习医疗卫生方面的基本知识。首先，为了弥补我

        们夫妇年龄大的缺点，我查遍了生理卫生的书，为了寻找

        最佳受孕期，就让老冯戒酒、戒烟、天天测量体温。因为

        我想要个男孩，我又寻找生男孩的 “窍门”，让老冯多吃含

        碱类的食品。为了真正做到优生优育，我天天晚上看医科

        书，老公被我的条条框框束缚得有点哭笑不得，可也没办

        法，只好认同。他用开玩笑的方式向我抗议：“女人养孩子

        都像你这么闹腾，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了。”我不理会他

        的抗议，坚决遵照科学的理论，做我的孕前准备，以至九

        个月的妊娠期，我没一天不照书本上说的去做，我坚信科

        学会帮我孕育出一个杰出的后代。

            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。望
        着病房外星星闪粗的天空，心里直疑惑：人家告诉我生孩

        子疼着呢！我怎么感觉不到疼呢？孩子怎么也不动弹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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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诗歌上曾看到歌颂婴儿降临人间躁动前的暂时安静， -0

难道我现在经历的正是这段时间？怎么没人来间我？怎么 一

没人替我做人院检查？一个又一个疑问浮在我的心头。病 声
房的门终于被大夫、护士们的手推开了，她们替我量了血 ff
＿碑＿＿二、一 二二＿二＿一几止二 。丁一止 二’、，一；：一万．’’二厂一二二二－一 r
压和胎心，告诉我一切都正常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。 蛋

    将要做妈妈了，这滋味是苦还是甜？这个念头刚一从 诊

脑子里闪过，我立即挥挥手，好像要把这不吉利的念头赶 kv
、 一二五丁 ’．一万 ．’，二工 丁厂，＿二三 一二几二．＿，二二一、－－一下二 a
走。看着大夫、护士们离去的背影，我不禁把我这34年坎 汤
坷的经历一件件想起来。

    老人们都说我长得像爸爸，可我从不记得见过爸爸。

辽沈战役以后，爸爸、妈妈和姥爷、姥姥们带着姐姐从辽

宁兴城迁到北京时，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呢。到我在北京出

生三个月以后，爸爸说服不了妈妈，就一个人登上飞机去 ＿
二丁山’一点二飞＿二二泛万二’一：一了U厂．．1－，＿＿二二、厂厂．丫二厂 擞点麟
了台湾。留下22岁的妈妈、1岁多的姐姐和三个月大的我。 —

住在同院的姥姥和姥爷帮忙照顾了两年就搬走了，留下我

们这一家独立生活。

    在我的记忆里，年轻、漂亮的妈妈从来没哭过。当时

的政治压力让妈妈无所适从，妈妈天天翻月份牌，数着天

数过日子。所以妈妈的脾气不好，我老挨打，而且往往挨

过打后，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。从小我就知道多干活，帮

妈妈洗衣服、生煤球炉、买菜。一看妈妈的脸色不好，我

就赶紧扫院子，劈柴火，找大盆洗衣服。我洗床单，拆被
子，像小山似的脏衣服，我一会儿就用搓板洗完了，可我

挨的打还没减少。妈妈带着我们过了十年，爸爸留下的钱

都花光了，妈妈改嫁了，又生了两个小弟弟，洗衣服，抱

孩子，我的负担更重了。

    20世纪60年代初，全国处于困难时期，继父给我找了
个农场的工作，因为我岁数小，妈妈就让姐姐去了。那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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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年，姐姐14岁。被生活逼得无奈的妈妈，咬咬牙，卷起铺

        盖卷就把姐姐送到红星公社办的电工器材厂去了。我心里

        明白，这都是因为我没爸爸，也没人关心我和姐姐的前途

        和理想。虽然舅舅和姥爷从长春又寄钱又邮衣物，叫姐姐

        回来继续上学，可倔强的姐姐就是不回来。我怕不让我上

        学，就不参加学校组织的任何花钱活动，舅舅、姥爷怕我

        吃不饱，偷偷往学校给我寄钱寄粮票，他们是心疼我这个

        没爸的外甥、外孙女，··⋯

            想到这里，眼泪不禁扑簌簌地流下来。望着窗外的万

        家灯火，想到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家，一个温暖的家，我

        的心里一阵宽慰。可我的呼吸越来越不好，心里总觉得憋

        闷得慌。我长长地哼了一声，想驱走心中的不快与郁闷。

        没想到让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听到了，她满脸不快地训我：
铡巍篡 厂性二二止立、＿几二二二．．飞一几丁、厂丁二‘几二，二二岌二几＿“一二二二’
— “你离哼哼还远着呢！”她这番话，招得邻床病友一阵嬉笑。

        我含泪向这位护士解释：“我憋得慌。”这位护士唬着脸说：

        “我不是给你们开了门了吗？”我想告诉她：“我是体内缺

        氧。”看到她那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我知道我惹不起这位护士
        小姐，“人在屋循下，不能不低头”，就把这句话咽了下去。

        殊不知，这给以后出生的孩子身体埋下了 “缺氧”的祸根。

          就这样，我被晾在病床上再没有人来过间。到第二天

        早晨8点多钟，接班的大夫护士来到病房，我才知道头天

        晚上来了七个先破水的产妇，我是第一个。就在破水十九

        个小时后，我才真正见到大夫们要给我治疗了。手术室的

        一个女同志站在门口和屋内的护士说话：“看她生育条件多

      好啊，叫她生吧。”我恍然大悟，这是说我呢。因为是大
        夫、护士们的工作时间，患者不敢擂言，我就默默地听着。

            我邻床的孕妇赶紧下床，手里拿着四五块大长方形巧

        克力给屋里的护士塞了两块，又把剩下的几块巧克力一古



              ！
脑地塞到了站在病房门口的手术室护士兜里，过后，这个 x

产妇就被叫去备皮了，做手术前的准备。 一
    、．L，‘。、 ，、，．。 “，‘、，、，。．，一，一 ＊二 ，．，＿，． 0
    她备皮回来，我问她：“你认识刚才那两个护士吗？” 平

“不认识。”“那干什么往护士兜里塞糖啊？’’我不解地问。 ff
  、．＿二＿二＿一＿＿＿‘一：：：’三丁厂万二了二二下 ’一’一’ 一” ‘一’一 ’一 ff

“就想剖！’’这个产妇理直气壮地回答。 圣
    当时，那种长方形大巧克力才9角8分钱一块。我从 谕

家里出发时特意拿了放在书包上层，预备吃时拿着方便， 0
二二 丁1下 二’一二二止’二一二：＿叮二r了 ’一’一 一 ” 一‘－一’ m

真不知道巧克力还有“攻关”的作用。 a
    在我怀孕时期，单位里的孩子妈妈们以过来人的经验

向我千叮泞、万嘱咐有四件东西不能忘：一是病历不能忘；

二是手纸不能忘，必须用毛巾缝个口袋，把纸装进去，再

上蒸锅蒸二十分钟；三是红糖不能忘，多喝红糖水；四是

巧克力不能忘，还得是9角8分那种大长方形的巧克力。

泛西杯必巍我彝赫巍宁少诗羲二置戛菇省百玩蕃 0*0
的，带巧克力是预备补充营养的，就从没想到是用来拉关
系送礼的。

    在以后漫长的苦难日子里，每每想到这事，我都禁不

住狠狠地责备自己：“我怎么这么又呆又傻啊？怎么不知道

拉拉关系？如果剖腹，孩子也不会落这么惨吧？真后悔！

真后侮！！”我真后悔没把巧克力送出去，才酿就了以后漫
长的灾难，我的头脑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！

    催产素随着葡萄糖液输到我体内，阵阵强有力的宫缩

疼得我无法忍受。我想和大夫讲，孩子我不要了成不成？

又一想孩子在我肚子里呢，想不要都不成。子宫口已全部
打开，孩子的头就是下不来。护士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，

扶我下床站了一小会儿又扶我上床，孩子的头还是没动。

到了中午11点多钟，大夫护士们都聚在我床前，看他们那

严肃的表情，我知道此时我的状况与老舍先生笔下的虎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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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是一个症状了。虎妞是因为旧社会的科学落后，没钱上不

      了大医院才母子身亡的。此时的我，在阵痛袭击下也没害
      怕，因为在全国一流的医院里有一流的大夫、护士为我接
      生，我怕什么？这是虎妞望尘莫及的。看看大夫在中午饭
      后都不肯休息照看着我，我还有点不落忍，趁着阵痛的间
      歇，直向他们表示歉意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，好不容易熬
        到下午1点30分，我被推进手术室。

          到了手术室，我吸上氧。随着大夫 “用力，用力”的

      叫喊声，孩子— 我的孩子，被产钳夹了出来。

          产房静悄悄的，听不到孩子的啼哭。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      我多次在文学书籍上看到母亲听见新生儿第一声啼哭时那
      种喜悦的描写，而初为人母的我，为什么听不到这珍贵的
      第一声啼哭啊？随着墙上时钟一秒一秒地过，我的心紧张

瓤熊翻 ，．，．‘、， 、 、～ ， “、 ， ，、“， ， 二 、 ，．‘ 。，，也 ，
          得似 十ffffA J一 四 。一供 丁 ”‘”‘扰 划认 了 勿、二占认 雌笙丁 李芍‘口

        里不安地念叨着。

          突然，“哇，哇，哇— ”低沉缓慢的哭声打破了手术

      室似乎要凝固的紧张空气。“快！快！吸氧。”大夫一个劲
      儿地催促。我略略抬起身子，看见躺在手术台上的孩子，

      全身紫黑，像熟透了的黑茄子，连小卵蛋都是茄子皮色。
      这不祥的颜色使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护士在大夫的催促声
      中抱走了孩子。我只看见他们给孩子称了一下体重是3600
      克，连看都没让我看一眼就抱走了。看到大夫护士们随着
      孩子出了手术室，我心里明白，他们又去抢救孩子了。那
      黑紫茄子皮色就已经说明严重缺氧，孩子的命危在旦夕，
      他比我更需要大夫们的救助。一个高个护士安慰我说：“你
        的刀口不好缝，等一下，找人去了。”

          漫长难挨的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，我听不到孩子的任

      何消息。我身上一阵阵发冷，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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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打下牙地哒哒响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邻床产妇压抑的哭 A

声。护士在一旁安慰着：“你还年轻，别哭了，月子里哭对 丫
＿＿＿添，＿⋯ 、‘二二二二一二‘、．，、一 ，二二。。．J＿，．一。‘，，。 0
眼睛不好！”“噢！”我突然明白了，她在哭她那可怜夭折的 一

孩子。丧子之痛她本该号陶大哭，可为了照顾其他产妇和 ff
‘” “””一11“一 ’？’一 ’－－一 ’ 一” ‘”’’一’一、’一“ ””一 萝

婴儿不受惊吓，她使劲地压抑着自己的哭声。 圣
    这就是女人的心，这就是母亲的爱。世界上所有的女 谕

人和母亲共同的特点就是时时刻刻替别人的安危冷暖着想、 0，、，·－-_ ·’，一州，’’，一”‘”“、一了一‘一 ‘一‘丫’一T竹一’ #1
操心，惟独没想到自己。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一代又一代的 a
母亲们，就是用这种无私的母爱抚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女们，

延续着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向前发展，直到今天。
    我正胡思乱想着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夫走到我身边，

她俯下身子亲切地对我说：“恭喜你，生个男孩，体重是7

斤2两。”我激动地连连点头，嘴里“嗯、嗯”地答应着， ，，·一＿＿＿一一竖甲。少一竺 ‘代’．‘竹‘、贯一星一竺、’扁
连句 “谢谢”之类的礼貌话都忘了说。大夫的祝贺等于宣 —

告我的儿子活了！此时，罩在心头的阴影随之云消雾散了。

“我当妈妈了！”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。

    在我被从产房推到病房时，我清清楚楚地听到护士对

我家老公说，像我这种情况的产妇应该住七天医院。可到

了我产后的第四天，医生突然通知我出院；不光我提前出

院，产科、妇科的好多病人们都被通知出院。整个病房的

楼道里显得极为神秘而紧张。联想到头天晚上一整夜都看

不见查房的大夫护士，按铃想要点安眠药也始终不见他们

的踪影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现象。

    过后有人告诉我们，头天晚上几个流氓假装大夫到妇

科病房给病人看病，被产妇们发现了，惊恐的大夫、护士

们都不敢出来查房，我们病人就被晾了一晚上没有人管。

为了减少影响，院方让病人能出院的尽量出院。影响减少

没减少，罪犯抓住没抓住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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